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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节假日，我都会领着一双小儿

女，从六安市赶回寿县老家，探望父亲。
父亲掐准我们到家时间，坐在大门

前，怀抱竹篮，边剥豇豆边等。看到车
子驶近，父亲就会身不由己站起来，眼
巴巴地瞅。车刚停稳，女儿和儿子便迫
不及待地跳下车，扑进爷爷怀里。等我
停好车，走向院门，经常会遇到爷孙三
人挎着竹篮，拿着镰刀、小铲，出门朝
菜园地走去。

八十七岁高龄父亲，身板硬朗，一天
到晚闲不住，在老屋地基上种满瓜果蔬
菜。在孙女、孙子面前，他表现得就像一
名战士，下到水中掰茭瓜，摘菱角；攀到
树上打板栗，采红枣；吸引过往村民发出
阵阵惊呼。对父亲来说，这些惊呼声就是
对他身体状况的赞扬和褒奖。

每次回老家，看着爷孙相处的亲密
无间，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但欢
乐的时光十分短暂，每当假期最后一天
吃罢晚饭，父亲总会早早守在院门外，
准备好和我们说再见。

国庆节假期过完，说罢再见后，父
亲发出一声感叹：“唉，你娘一生时常
念叼的一句话就是：赶一趟六安州！”

返程路上，我反复品味父亲临别时
说出来的这一句话，那声感叹意味深长。

也许年龄大了，也许时间太过漫
长，父亲忘记娘曾经到过六安。小时我
得过一场病，低烧不退，咳嗽不止。父
母担心我得了肺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偏远农村，得了肺炎不亚于一种绝症。
他们的大儿子六岁时死于肺炎，他们不
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儿子死于这
种疾病。于是父母怀揣六块八毛钱，一
头是我睡着的摇篮，一头配了块土坯，
挑起我，赶了趟六安州。

鸡叫头遍出发，父母轮流替换，走
完二十四里土路，赶到众兴汽车站，天
刚蒙蒙亮。与其干巴巴地候车，父母决
定继续南上。走到阎店，过来一趟班

车，父母站在路边招手，班车没有停
下。走到木厂，太阳升到一根竹竿高，
父母走进汽车站，排队打好车票。

到六安下车，父母没有直接挑我去
医院，而是赶往六安南郊，投奔一位抗
日战争时期，逃难到我的家乡，在我们家
住过三年时间，认做干亲的郭大爷家。父
母赶到郭大爷家时，郭大爷家里没人。郭
大爷家住在村庄最西首，院墙外埋着一
溜粪缸，村庄四周全是菜园，我就睡在一
株新叶萌生的乌桕树下，嗅着从粪缸里
散发出来的臭味，同父母一起等待郭大
爷回家。新淠河大堤绿意盈盈，泛发勃勃
生机，把整座村庄抱在怀中。

其实那次我得的不是肺炎，吃了医
生开得几种小药，留在郭大爷家观察了
三天，病情好转后，我跟着父母返回。

从那以后，这段经历便深深烙入娘
的记忆之中，她一遍遍追忆：六安州医
院里的药水味，郭大爷家门口的粪水
味，无比震惊地感叹：“城里连粪水都
能卖钱！”尽管娘晚年先后到过合肥、
广州、上海、苏州……等大城市，但娘
一生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六安州，她不
止一次地描述：“六安州真大，街面宽
阔，一眼望不到尽头；两旁商铺林立，
永远地车水马龙。”

一座城市的发展只有同这座城市自
身相比较，才能更好体现这座城市发生

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偶尔
来六安，喜欢处处跟过去做对比。“仅
仅你们小区，就能抵得上那时候的半座
六安城。”看到我睁着的眼睛，父亲进
一步解释：“你们现在住的高楼是立体
的，所有住户展开来，铺到从前马路
边，一幢楼房就相当于过去一条街
道。”面对父亲这份想法，我还真不好
反驳。父亲的记忆不同于娘，他说那时
进城，汽车过了三里桥，还能看得到菜
园地。解放路过大别山路路口，再往前
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父亲念念不
忘的还是郭大爷家住的地方，大概位置
就是今天的龙河路连接新淠河大堤那个
位置。我常常陪伴父亲，漫步在新淠河
绿化带中，听父亲感慨：“那一次带你
看病，只所以要先投奔你郭大爷，是因
为我们身上带的钱，根本就没有用做吃
和住这两方面开销的。万一你被确诊为
肺炎，如果得不到你郭大爷的资助，也
还是没有钱给你治疗。那时节正值荒
春，在我们农村，磕破了头也筹不到几
个钱。本来交往上的人情账是不能讨
的，那次为了你，我们也就顾不上脸面
了。还好你郭大爷是位讲义气的汉子，
不仅爽快地答应借钱给你看病，还给了
你五块钱锁袋钱。现在再回过头去想一
想，如果没有那五块钱，尽管吃住都在
你郭大爷家，我们带的钱还是不够那趟

开销！所以那五块钱，在今天有些人看起
来，仿佛一张纸，但在那一时、那一刻，饱
含你郭大爷一片苦心——— 他是在变相资
助我们，使我们既感受到沉甸甸的人情
味，又不想让我们产生负担。”

新淠河美好如初，龙河路繁华似
锦，父亲头顶香樟树荫，隔了一会，若
有所思地说：“你郭大爷家六个孩子年
龄都比你大，他们现在肯定都过上了好
日子了。”我点头表示肯定，此地已由
城郊变成市中心，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见证了六安市发生的巨变，投身到
城市建设当中，想必都已经打好生活基
础，成为时代的佼佼者了。

我理解父亲临别时，那一声感叹中
包涵着今日交通之便利。我们有时在六
安吃过晚饭，洗漱完毕后才悠哉游哉地
往回赶；我们每次在老家吃过晚饭后，
还要磨蹭很久才会动身。如今，六十公
里距离，开车跑起来，真的只是一小会
儿时间的事情。父亲的感慨里更进一程
的意思是，娘离开我们十年，娘离开
时，我们谁也想象不到，她的子孙有一
天竟然会生活在她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六
安州。而且现在她的孙女、孙子俨然已
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六安人”，他
们返乡不是出于追忆，牵绊，只是为了
探视老人，放松心情。乡村生活可以在
他们心田播下快乐种子，他们一直健康
成长在六安市美好环境里。

短暂而又漫长的五十年时光，彻底地
改变了我们一家人同六安州之间的关系。
父辈的经历肯定会对下一辈产生深远影
响，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走遍六
安大街小巷，感
觉遇到的每一个
人，都是慷慨解
囊救我一命的郭
大爷家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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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到了搬家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夜。关了灯，
拉开窗帘，月光如水，漫过窗，无遮拦地泻了进
来，铺展在床上，地板上。

靠在床背上，放眼窗外，灯火阑珊，霓虹耀
眼。月光被灯光裹挟了，城市上空一片昏黄，没有
了白天和黑夜，只有光色的区别。可怜的月光，被
楼宇分割的支离破碎。即便三十层的楼，我的卧
室，月光也不纯粹，灯火映空，被揉进了淡黄。

索性平躺，眯起眼，隔开光，任思绪在那片月
光里徜徉。

干净的月，看到见月山；晶莹的星，漫天密
布；大地如亮白的宣纸，月光把村庄、河流、山川
随性涂抹其上，写意成一幅朦胧的山水画，画里
还有父母的剪影……

夏夜，竹凉床，被汗水浸煮，经时光磨砺，泛
黄光亮，躺在上面，光滑沁凉。母亲用臂拢着我，
怕我掉下床，另一只手打着扇子。白天太累，母亲
总比我先睡着，手中的扇子，摇着摇着就慢了，停
了，掉下了。热了，或有蚊子，我一动，母亲又摇起
了扇子，如此反复，直到我沉沉入眠，母亲才安心
睡去。老埋怨蚊子只叮我，其实是母亲太累太困，
睡得沉，叮不醒她。

那时月光，纯净无暇，天上满月，院子也是，如
浓白的乳，浸润了每个角落，沐浴其中，心静体凉。
母亲不识字，只会讲织女与夫、子不见，哭成天河；
讲月亮里有人举斧砍树，树不到，人不停不走。叫我盯着看，别眨眼。还真是！其
实她想离开我一会，怕我害怕。赶在打露水前，母亲就把我抱回屋里了。

每年十月十五，雷打不动，母亲都会去七八里外的黑石涧，求香，拜菩萨。
有一年，我病恹恹的。天不亮，母亲喊醒我，屋外霜霰袭脸，母亲用围巾围住我
的嘴，在后脑勺上打个结，来回拽着左右衣领，拢在一起，用力扣上最上方的一
粒扣子。翻山时，周遭静谧无声，月光里，松林阴森影绰，走几步，就昂头看母亲
一下，母亲紧紧拽着我的手，往她身边拢了又拢。要过一片浓密的林子，黑森森
地。母亲蹲下来，抱起我，让我的脸背着冷风，焐在怀里。走一会，母亲开始喘着
气，我的身子不由得下坠。母亲停下来，放下我，半蹲着，背起手，十指紧扣，掌
心朝上，托着我的屁股，双手用力上兜，直起身，背起我，我的脸又紧紧贴在母
亲的头上了。前胸贴着母亲的后背，暖和和的，后背却凉飕飕地。母亲的足音，
窸窣迟钝，使周围更加安静，扭过头，霜地里印下母亲细密的脚印，歪歪斜斜，
明暗不一。再回头，那远一点的脚印，已被月光填满，没有了踪迹。

终于看到了香火的亮光。
顾不得膝下的石子，人挤人，瞅到一个缝隙，母亲深深地跪拜下去。双手

合起，摊开，磕头，再合起，摊开，磕头，不知往复了多少次，嚅动着嘴唇，表情
凝重。立起身，把我从人缝中拽过来，站在我身后，胳膊向外张开，圈个半圆
状，护出空间。我磕头时，母亲摩挲着我的头，期间又摁一下我浅磕的头，窃窃
私语。比肩继踵里，人声鼎沸，也听不清讲着什么。我想，肯定是求菩萨保佑我
平安的默念了。赶早集时，连一根油条都舍不得买的母亲，烧了香，买了根甘
蔗，在香火上燎了一下。我啃着，很甜，甜到 心，不知是不是缘于那甘蔗上粘
着的香灰。回来的路上，母亲的步伐轻快了好多，此时，月光也渐渐收敛在黎
明的天光里了。

白天挣工分，月光下，父亲刨石、上土、推着独轮车，打宅基。母亲下河捞
石块，做基石。先用脚 ，约莫是石块，她讲跟鱼鹰一样，再用手一块块捞出，
堆在河埂上。父亲拉来架子车，河湾寂寥无声，月光下，两个泥人，一车河石，
在长长的河埂上挪动着，月已偏西，月光把他们疲惫的身影拉得老长。如燕衔
泥、鹊叼枝，一草一木，一石一梁，几个月后，四间草舍，依山傍水，垒起来了！
月光下，静穆简朴，敦实而立。搬家那天，几岁的我，看着母亲月下拣拾家什，
听到父亲如释重负地长叹，我有点想哭的感觉，却又不明因何而悲戚。睡在床
上，月光被窗棂格进屋里，在地上格出一块田字格，那田字格里的月光，如木
板上刀划的豆腐块，方正乳白，规则好看。

分田到户，各顾各，父亲在外，农忙抢收。赶有月亮的晚上，母亲一个人，
在稻田里收割，月光下，个子不高的母亲，弓腰在齐腿高的稻子里，远看，就剩
下了一个黑点在金黄的一片里，起伏，蠕动。晨雾袅袅时，一田的稻子，已匍匐
在田里。露水、汗水湿了母亲满是泥点的衣衫，眼睑控得红肿，走在田埂上，摇
摇晃晃。

求学那几年，兴盖砖墙瓦顶的房子。房子，是农村人的脸面。争强好胜的
父亲，眼见左邻右舍新房渐立，也不甘示弱，虽然已是瓦顶，但墙还是土坯砌
的，狠下心，把砖拉了回来，摞在门前，码的整整齐齐，那几日，端着饭碗，都不
忘在砖的周围转悠转悠。不久，我考上了学，学费，让父亲犯了愁。

一个满月的晚上，下半夜，父亲喊醒我。架子车停在砖堆边，怔了一会，叹
口气，把砖码到架车上。父亲双手握把，按下，弓起腰，使劲前倾，肩上绊绳绷
得挺直，我在后面推着。拐上通往砖厂的路时，父亲停顿片刻，直起腰，头没
抬，周围静得空灵。正疑惑，车子又倏忽前行了，缓过神，赶紧撵上几步，双手
才着上力。压在砖下的一根禾干，耷拉下来，勾连在轱辘的辐条上，当当直响，
随车子快慢，那声音时急时缓，零乱不齐，寂静的夜里，分外清晰。

来回好几趟，悄悄地，砖又拉回砖厂，点完数，交了砖，父亲低着头，拉着
空车，一路默不作声，那晚月亮很亮，洒下冷冷的清辉，霜气袭人，歇下来，汗
水未干，沁得人浑身冰凉。进了院，父亲看着地面砖压的痕迹，再看看我，挤出
一丝笑，张了张嘴，半晌才说出一句，以后看你的了。那一丝苦笑，无奈，不甘，
羞涩。镌刻在记忆里，几十年了，抹不去！

……
一道光，眼前一晃，睁开眼，那是对面楼顶上的航标灯，似警灯，忽暗忽

明，警醒了我的月光。已是午夜，月升中空，月光已从我脸上挪开，铺向床的那
头，照在淡黄的壁纸上，柔和迷离。月光较之前纯净、明
亮、安静了许多。那是夜深灯熄的赏赐。

其实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
在城市，月光变成了一枚枚印章，在乡下，月光才是一袭
白纱的新娘。在记忆里，月光不仅是墨洇宣纸的画，更是
浸润了微笑，快乐，汗水，苦难和跪拜的收藏，历久弥新，
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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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天地回暖。一日午后，儿
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疾步来到阳
台上一个装满沙子的塑料桶前，俯身
麻利地从沙桶里掏出那只正在冬眠中
的巴西龟，轻轻拭去它身上的沙子，然
后轻放在一个井口般大小的绿色塑料
盆里。

我凝神端详着这只巴西龟，青黑与
棕褐色相间的背已如汤碗般大小。可
能是刚从沙窝里睡醒的缘故，它呆愣
了大约十几分钟，才从那坚硬的壳里
探出头来，张开一对圆溜溜的小眼睛
静静地、充满着新奇地观察着外面的
世界。它已在这个阳台上度过了四个
春秋。环视了一会，它缓缓地抬起前爪
试图爬上盆沿，但很快便识趣地滑落
盆底。见此情景，我的思绪飘回到四年
前的那个夏天。

那是一个酷热的傍晚，一个在江苏
吴江太湖畔搞水产养殖的亲戚返乡路
过，给儿子带来一份小礼物——— 他无
意中捕获的一只小巴西龟。当时的小
家伙才巴掌大小，两只芝麻粒大的眼
睛透出一股机警，带有暗红色条纹的
脑袋不停地左顾右盼。儿子找来一个
盆，在盆底盛了约四五厘米深的水，然
后将小乌龟轻放盆中，再将盆置于阳
台一角，这便是给小巴西龟安了新家。
鉴于小家伙属于巴西龟类，儿子便亲
切地唤其为“小巴西”。

刚开始，小巴西在盆里扭动着脖子
东张西望，足足愣了几分钟，当它缓过
神来后，便快速爬向盆边，用它长而尖
利的前爪拼命地向盆沿上扒。很多次，
小家伙将头探出盆沿，但由于盆壁太
光滑，最终又跌落盆里。但小巴西的倔
强促使它一次次地重整旗鼓、奋力向
上，直至精疲力尽。如此攀爬、跌倒，再
攀爬、再跌倒，周而复始，不知疲倦。

我惊讶地望着这一幕，内心被一种
莫名的感动塞满。关注良久，我陷入沉思。

之后的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
巴西在儿子的精心照料下过着衣食无
忧的生活，但每天都会一如既往地沿
着盆边做着它的“健身操”，“叭啦叭
啦”，不知疲倦。偶尔，儿子也会把小巴
西放出来，看着它在客厅里欢快地爬

来爬去，一家人总会被它机警的小样
逗得开怀大笑。

渐渐地，我也便习惯了这一切，有
时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直到几个月
后的一天。

中秋节的午后，太阳暖暖地把光洒
在阳台上，不常在家的我信步来到阳
台观景。无意间，我的目光落到盆里的

“小巴西”身上。由于不常在家，我惊讶
地发现两个月后的它竟然大了一圈。
而更令我惊奇的是之前活力四射，甚
至野性十足的它居然安静地趴在水里
晒着太阳。偶尔慵懒地在盆里爬上两
圈便一动不动了。有时，它还会将前爪
搭在盆沿上静静地望着玻璃外面的世
界，真不知此刻的它在想什么。或许它
正在怀念着无拘无束的从前，也或许
它在羡慕楼前树头上自由跳动飞翔的
小鸟吧！

我幽幽地对旁边正在给“小巴西”
喂食的儿子道一句：“待你初中毕业
时，就把‘小巴西’放生吧！”儿子一愣，
但他很快意识到什么，默默地点了点
头。

上周末的傍晚，儿子写完作业后，
看到盆里无精打采地伸头探视窗外的

“小巴西”，突然道：“爸，咱们把它放生
吧！”我会心地笑了，随即便赞同了他
计划的提前实施。

初夏的黄昏，雨后的淠河两岸被刷
洗得分外明丽动人。儿子拎着装有“小
巴西”的网兜来到河边，他抚了抚“小巴
西”深棕色的后背，嘴里喃喃道：“美丽的
淠河才是你的家！再见了，‘小巴西’！”然
后，他轻轻提起网兜的底部，“小巴西”立
即翻入岸边的浅水滩。它先是愣了一会，
既而敏捷地划动着四肢向河心游去。在
一块露出水面的大石头旁，它忽然停了
下来，侧身偏头回望了我们足有二十秒，
似乎在跟我们道别，之后，便迅速游向深
水，倏忽便没
了踪影。

此 时 ，晚
霞映照下的淠
河显得格外和
谐、美丽。 母亲的园子里，四季都开满了花。早春里有扑灵扑灵的蚕豆花，也有玲

珑娇俏的豇豆花在风中摇曳；辣椒花一直扮演着村姑的模样，细碎的小花裙
总是招引来大批的小蜜蜂青睐和围观；刚起秧子的茄子花，资历还尚浅，但
却在很努力的使自己强壮起来，时刻准备着，像如上的两豆花一样，用饱满
的姿态去拥抱春天，让园子更加的生机盎然。

总跟随母亲而来的“黑丫”，时不时地摇着尾巴，像模像样地参观着园
子。只是偶尔地被蜜蜂袭击了一下，便落荒而逃去，引来园子边，正在池塘
里游弋的花鸭，好一阵的奚落和嘲笑。“呱呱呱”的声音和着狗吠的回应，让
春天也多了一些自然的谐趣。

一场仲夏的暴雨过后，园子里开得最积极的当属黄瓜花，它最怕被别人
说成是昨日黄花，总是一抓住机会，就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用成果去封住那
些爱说闲话的主。

那远在篱栅上的牵牛花，更不想被园子里菜花们边缘化，尽力地在攀爬
着自己的领地。只有寂寞的篱栅，一直身体力行的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它。你
看牵牛花那高昂的吹号角冲锋姿态，就晓得篱栅的鼓励和帮扶，功不可没。

南瓜花改不了霸道的毛病，偶尔去蹭一下牵牛花的领地，还被篱栅给赶
了出来。我想篱栅，多半是承受不起这家伙长大后的模样。

秋虫吟唱的夜晚，已有些凉。白菜开始裹紧了被子，细心的母亲还是怕
它着凉，用麻绳给围扎了一圈。对白菜的呵护，引来了年少萝卜的嫉妒，它
把身子往土里又扎深了一些，好让母亲冬季拔的时候费力一些。这一切，旁
边的韭菜都看在眼里，一直也没说话。

园子不大，可花生还是有了自己的一处小小的宅地。它知道它不是园子
里的主角，只是为丰富园子的内容而存在，所以它从不去与它们争风吃醋。

霜后的小青菜，缩成了一团。它知道冬天已经临近了，主人的小薄膜这
时候怎么晚来了些。是不是主人生病了？它开始担心起来。其实母亲是让它
风霜的环境里，好好的锤炼一下自己，等严寒来临时，能更好的去抵御冰雪。
那个曾经年少爱妒忌的萝卜，把身子向土里又埋深了一截，它知道在冬季里
最好是闭嘴，说多了会风裂了自己。对萝卜的行为，菠菜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四季里，唯一陪伴它们的是默默无闻的韭菜。一茬茬的看着它们开学，
又一茬茬的陪着它们毕业。它为园子奉献了四季，倾尽了一身。它才是母亲
的宠儿，一年四季都不肯放手。

园子里的活力与繁茂，取决于母亲的掌控。她了解它们的脾性，总是在
恰当的时候，去安抚，甚而是苛责；她会使每一颗蔬
菜，都能生长出它们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知道，这一
切都需要辛苦的付出。可母亲说，她就是喜欢，喜欢
看见园子里的菜，一天天生长，一天天的成熟，仿佛
是人生又走了一遍青春的路程。我想，或许母亲是对
的，不然她为什么一直地那么不知疲倦。

最后，母亲把四季都浓缩在篮筐里，分拣成一篮
春光，一筐秋获，一篮赠给夏阳，一筐快递给了冬雪。

你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我用
一生临摹你的容颜。日月星辰打
开你的扉页，山川河流为你永久
插图，是谁在书写你我的故事，
把快乐放飞到阅读的高度。我在
书的故事中行走， 慢 慢有了醉
意。

背起行囊行走在回乡的小路
上，忘不了《佛韵尘音》，那位
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出神地盯
着倔强前行的大龙虾。还有，那
朵雪莲花依旧绽放在池塘，出淤
泥而不染，散发着幽幽的泥土
香。我难以割舍亲切的乡音，虽
然依旧怀揣梦想，在创业的路上
艰难行走。姑且忽略掉些许已经
陌生的目光，尽管我心里藏着太
多的不舍，也只能释然路过。有
些故事已经编辑入册，装订出
版，再版时，已经化为了乡愁。
望着依旧湛蓝的天空，脚下很难
再分清，哪条是通往回家的路？
我在记忆中呼唤童年、少年、青
年，还有那一弯故乡的月亮、耀
眼的星星，都在公鸡的鸣叫声中
隐藏了起来。我站在黄土高坡，
高歌我热爱的这片热土，炽热的

眼泪，无声落下，却只听见翻书
的声音，这一切，如今都归为了
浓浓的乡愁。

踩着松软的泥土，电线杆上那
群熟悉的鸟，欢快地飞上飞下。我
多想拉长故乡浓浓的炊烟，抚摸那
一帘透亮的秋雨，和着琵琶的优美
旋律，调和故乡的清明上河图。望
一眼隔空变化到古老的街道，梦里
弹唱一首古曲，时而吟咏《唐诗》，
时而吟咏《宋词》，时而吟咏《元
曲》。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可却永
远落在了你的眼神里。此刻，我竟
听到了故乡的心跳声，读到了不平
凡的意义。

回想小时候，听阿爸讲五千
年历史，每一本书都藏着故事。
如今，在回乡的路上，我小心翼
翼捧在手，依稀历史似曾见，内
心波澜澎湃，回顾沙漠苍茫，英
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人生苦
短，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痴迷
书中评说，成败又何妨？乡音终
不改。

阿妈说，行走到天涯，遍地
是书香。书中最美的故事，像火
一样的热烈，像火一样的奔放，

泪已流干， 我知道，那便是我
了。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凤凰
涅槃，终于有了重生的喜悦。我
阅读大山，阅读河流，在读读写
写中找到回乡的路，我日思夜想
的幸福家园。

多想再见一见恩师，听听他讲
《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读着孔
子及其弟子的故事，三五师友研读

《论语》，实属人生乐事。我在书的
故事中行走，诗情画意，亦真亦幻，
感恩吾师。

故乡的春天，鸟语花香，大
手牵着小手，行走在田间小路，
宛如一幅中国画。我们的故事，
流淌在书海中。天天读写，踏着
欢快的节奏，让我们的爱去行
走。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水墨
丹青，青瓷砖瓦，你的落笔便是
点睛的笔画。

今天，到霍山县桃源河村帮抚户陈绪和家走
访，相见甚欢，交流言谈，有感而词谱之。

一
气喘汗涔涔，走访扶贫户。茶竹桑麻话收

支，日子还须助。
孩子上学难，老者凭枝拄，怎奈夫妻夙夜

劳，致富辛辛路。
二

仲夏大晴天，山上蝉鸣噪。牵挂扶贫入户
瞧，意恐收成少。
防疫打工难，两女都迎考。多种经营政策

扶，祝愿年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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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酝酿多年的文字
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属
——— 东石笋

这宁静的瞬间
三叠瀑、玉皇顶和玉琴湖
抵达的每一步都是惊喜

偷换春天的概念
重新定义青春
我是一匹白马
散养在群山之间
不再贪恋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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